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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冰戀書櫃》



本故事純屬虛構，如有雷同純係偶然，請勿對號入座。

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

王大同與邱玉鳳不期而遇。



邱玉鳳是個連長，率領著全部由十幾、二十歲的年輕姑娘組成的一支女騎兵連，是王大同友軍的最大威脅，也是王大同最有力的對手。



在這個主要武器還是步槍和機槍的時代，像疾風一樣行動迅速的騎兵無疑是步兵的天敵，而騎兵唯一的敵手，也只有騎兵。



王大同也是騎兵，只不過他是個團長，而他的手下，則是清一色的男兵。



雙方的軍隊在這片丘陵地帶交戰已經很久了，邱玉鳳每每在步兵的戰鬥陷入膠著狀態的時候突然出現，像一陣狂風在王大同的友軍中刮過，揚起一片帶血的煙塵，然後消失得無影無蹤，只留下滿地死屍，王大同的友軍都把邱玉鳳叫作「女魔頭」。



為此，上司對這支女騎兵十分頭疼，指示王大同，勿必找到邱玉鳳，並把這個女騎兵連徹底殲滅。



然面，邱玉鳳像是有魔法一般，總是來無蹤，去無影，為了找她，王大同耽誤了許多次幫助友軍戰勝敵人步兵的機會，卻仍然無法找到邱玉鳳。



王大同與邱玉鳳的第一次碰面還是在兩年前，那一次是王大同奉命馳援正在西坡村外同敵軍交戰的友軍，而對方的騎兵也同時趕到了戰場會戰。



那一仗打得很慘，王大同當時帶去了兩個騎兵營，而對方騎兵總共有一個營加一個獨立女騎兵連。



兩隻騎兵一次衝鋒之後，戰場上留下了一百多具屍體，第二次衝鋒後，屍體增加到了三百多。



雙方總的損失相當，但邱玉鳳的女騎兵連卻只死了五個人。



王大同還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凶悍的騎兵，而如此凶悍的騎兵竟然都是女人，這讓王大同幾乎不敢相信。



但這就是事實，不容懷疑的事實。



也正是那一次，王大同與邱玉鳳交了手。



由於邱玉鳳的名聲很響，所以王大同一上來便把一營的主力連叫到自己身邊，親自率領他們迎著邱玉鳳的獨立女騎兵連衝了上去。



王大同自己直取邱玉鳳，衝到近前，王大同看到邱玉鳳並不像友軍傳說的一樣像個母夜叉，正相反，儘管她的實際年齡已經有二十三歲，看上去卻是個只有十八、九歲的少女，年輕嬌弱，楚楚動人。



有一點是肯定的，邱玉鳳不僅僅是美，而且冷峻和兇猛，王大同同她一照面，相互交換了一刀，感到她的臂力比自己差很多，但卻有一股讓自己無法控制的暗勁自馬刀上傳過來，那正是她賴以制勝的法寶。



雙方的馬瞬間交錯分開，王大同聽到了身後一陣中刀的慘哼聲和落馬的撲通聲，他知道，那是邱玉鳳在屠殺自己的手下。



王大同一陣恨意在胸，便也藉著這一衝之勢，從女騎兵連的隊形中衝過，隨手劈下了兩個姑娘年輕美麗的頭。



騎兵的交手就像兩群流星相互穿過，然後又迅速分開，本來空蕩蕩的地上已經躺到了無頭或者半個頭的屍體。



王大同圈回馬來，只見方才交手的地方，落在地上的大都是自己的手下，而女人的屍體只有三具，包括被自己殺死的兩個。



王大同不相信這是真的，於是把自己的隊伍重新集結起來，再次向對方衝去，而對方也再度沖殺過來。



王大同與邱玉鳳再一次交手了，這一次邱玉鳳的刀不知從什麼地方鑽進來，劃傷了王大同的右臂。



兩軍再次分開的時候，王大同回頭，看見邱玉鳳也回過頭來，對自己投來一個勝利者得意的和極富挑釁意義的笑。



當王大同再次要組織衝擊的時候，對方的騎兵突然放棄了自己，轉頭衝向步兵陣地中，像虎蹚羊群一樣，劈下滿地亂滾的人頭，然後揚長而去。



王大同恨由心生，率隊在後面緊緊追趕，追出十幾里，突然遇到了對方另一營騎兵的側翼狙擊，隊形大亂，王大同見勢不妙，只得撤回。



此後，邱玉鳳的形象便深深烙刻在王大同的心中，一個堂堂的騎兵團長，竟傷在一個小女子的手裡，實在讓他面上無光。



他暗自發誓，一定要將邱玉鳳活捉，好生享用她那美妙的身子，然後再把她赤條條地拉到省城裡，遊街示眾後開膛破肚，以雪今日之恥。



上司也把這支小小的女子騎兵連當成了心腹大患。



作為一面旗幟，女騎兵連的每一次勝利，都令對方鼓舞，友軍膽寒，戰區司令嚴令王大同，務必將女子騎兵連徹底殲滅，王大同也由此開始了艱難的「獵鳳」之旅。



然而，敵人比王大同所能想像的狡猾得多，他們也很清楚邱玉鳳這支部隊在整個戰局中的份量，也知道對手決不會放過消滅這支隊伍的機會，所以想出了一系列詭計，利用邱玉鳳來誘殲對手，於是，王大同便一次又一次因為有關女騎兵連的假消息而上當，一次又一次陷入人家的埋伏中。



兩年裡，自己的騎兵團換了一半兒，但每次都只是看到了邱玉鳳的馬屁股。



這一次王大同只是奉命去敵占區搔擾，完全任務後返回大本營，誰知道，邱玉鳳的女騎兵連卻單獨在這裡出現了。



這是一塊山間的小盆地，一共有兩個入口，方圓不過五、六里，中間有幾座光禿禿的小山包。



這裡離大本營還有三十餘里，已經進入了友軍的防區，是安全地帶，所以王大同便命令隊伍在路邊小樹林裡休息。



才剛剛坐下，正要吩咐各營埋鍋造飯，忽然派往前面探路的幾個士兵飛馬而來：「報告團長，前面小山後發現敵人騎兵。」



「看沒看清是敵是友？是哪個部份？在幹什麼？」



「我看見軍旗了，是女子騎兵連，正在吃飯。」



「邱玉鳳？！」



王大同一下子便從地上蹦起來：「你肯定？」



「沒錯，我肯定，我們還差一點兒同她的前鋒遭遇。」



「除了邱玉鳳，還有沒有別的部隊？」



「不知道，沒看見。」



「再探，一定要搞清她們有多少人。」



「是！」



偵察兵剛走，王大同便吩咐，全體準備戰鬥。



趁著士兵們各自準備戰馬的時候，王大同在心裡轉了幾個個兒：「真是邱玉鳳嗎？真是她自己嗎？不會又是誘餌騙我上當吧？不會，這裡已經是我們的地盤兒了，敵人應該沒有蠢到到這裡來對我這樣大的一支騎兵團設埋伏，那麼？她們為什麼會在這裡？難道真有什麼陰謀嗎？」



正在琢磨著，派出的偵察兵一個個跑回來報信：「報告團長，邱玉鳳他們正在備馬。」



「再探！」



「邱玉鳳她們已經上馬，正向這邊開來。」



「再探！」



「是！」



「上馬！」王大同一聲令下，



全團一齊上馬，抽出了馬刀。



「報告團長，邱玉鳳已經在山項上了。」



王大同抬頭望去，對面小山頂上果然飄起了一面紅色的旗幟，從上面繡的那只熟悉的綵鳳，便知道遇上的真是邱玉鳳。



「一營，出擊！」王大同又是一聲令下，一營長帶著隊伍迎了上去。



剛到半山腰，山上的騎兵暴風一樣撲了下來，與一營穿插而過，山坡上丟下十幾具屍體。



對面的騎兵衝過了一營的隊伍，原勢不變，又向王大同衝來。



王大同與邱玉鳳交手時，邱玉鳳總是打一下就跑，專門引著王大同去追，這一次卻是直衝過來，血肉相搏。



王大同一開始給鬧糊塗了，但忽然之間就明白了，這次邱玉鳳不是誘餌，她真的是一支孤軍。



她一定是在自己的大本營騷擾後從這裡返回，因為背後有追兵，所以不得不強行衝出一條血路，好返回她們自己的大本營。



王大同一想到此，大喜過望，喝道：「號兵，吹號，命一營攔住邱玉鳳後路，二營在左、三營在右，跟我出擊，堵住邱玉鳳，這一次一定不要叫她闖過去！她從哪個營的地盤跑脫了，我就要哪個營長的腦袋。」



「是！」兩個營長答應一聲，各帶隊伍迎頭攔住了邱玉鳳。



王大同跑在最前面，看見邱玉鳳同她的女兵們抖擻精神，尖聲喊殺著衝了過來，勢如雌虎一般。



只見煙塵四起，馬刀雪亮，對方不畏生死地衝了過來。



這一次，王大同有意不讓邱玉鳳衝過去奪路而走，所以他命令部下收起馬刀，先以步槍阻擊，殺傷一部分敵人，減輕其衝擊力。



一陣槍聲響過，只見邱玉鳳所帶的女騎兵們一下子便有七、八個翻身落馬。



其餘的人不以為意，仍然向前衝來。



其實邱玉鳳她們也有槍，但對於騎兵們來說，衝鋒的時候槍沒有馬刀好用，所以她們寧願項著子彈向前衝。



王大同見對方衝過來，又下令打了一排槍，又有數名女兵落馬，此時對方已經來得切近，王大同一揮自己的馬刀，命：「出擊！」



衝著邱玉鳳當先衝了下去。



這一仗打得好慘。



王大同下了死命令，不准放走邱玉鳳，所以儘管不斷有人傷亡，卻無人敢於後撤，而邱玉鳳呢，此時前有阻截，後有追兵，從王大同的隊形中撕開一個口子闖過去是唯一的生路，因此也拚死搏殺。



起初，憑著居高臨下的衝擊力和無畏的精神，女騎兵們一下子便深入王大同的隊伍足有半里遠，但王大同的隊伍佔著人數上的絕對優勢，很快，他們便像牛皮糖一樣把女騎兵們阻住了，再不能前進一步。



她們知道，今天自己要死在這裡了，更是豁出了性命，與王大同的人馬相搏。



在這不大的小盆地裡，展開了一場慘烈的屠殺，到處是人屍馬屍，到處是喊殺聲和馬刀的碰撞聲，到處是馬刀砍過人的骨節時的嘯響和垂死的慘叫聲。



王大同親自阻住了邱玉鳳的去路，與她會鬥在一起，為了不讓邱玉鳳再逃走，他把她死死纏住，而三個營長此時也都趕過來圍攻邱玉鳳。



面對十倍於己的敵人，女兵們終於支撐不住了，一個一個地被劈落馬下，最後只剩下了邱玉鳳。



「邱玉鳳，快投降吧，饒妳不死！」王大同道。



「嘿！」邱玉鳳冷笑了一聲，繼續搏鬥。



此時，三個營長都帶了傷，邱玉鳳跨下的桃花馬也中了一刀，行動不那麼自如了，但她柳眉倒豎，全不在意，仍然吼叫著，揮動早已砍得捲了刃的戰刀支撐著。



王大同知道，她其實已是強弩之末，所以便指揮手下的連長、排長們，與三個營長輪番上陣，圍攻邱玉鳳，消耗她的體力。



戰鬥持續了不知多久，受了傷的桃花馬終於顯出了體力不支的現象，晃了兩晃，突然之間便癱倒在地上，把邱玉鳳顛在了馬下，一條腿被馬身子壓住了。



桃花馬努力地站起身來，邱玉鳳也想要起身再戰，但十幾把馬刀已經架在了她的脖子上。



戰馬見自己闖了禍，猛地衝上來撕咬四周的士兵，想要把邱玉鳳救出去，王大同知道那是匹好馬，便命十幾個士兵一齊圍上去，想要制服它。



那馬發了瘋一樣，又踢又咬，誰也弄不住它。



王大同見狀無奈，拔出手槍對準了桃花馬。



「慢！不要傷害我的馬！」邱玉鳳突然大吼了一聲。



王大同收回拿槍的手，回頭看著邱玉鳳，他明白，戰馬對於騎兵來說，就像親兄弟，親姐妹一樣，是絕對不能容許別人傷害它的。



「你們想怎樣處置我都行，放過我的馬。」



王大同哼了一聲，算作是同意。



邱玉鳳一邊把手中的馬刀扔在地上，又把手槍也抽出來扔掉，一邊對著她的戰馬喊：「小花，快跑，跑得遠遠遠的，不要再回來。」



戰馬被眾人擋在外面，急得灰灰亂叫。



「小花，聽話，快跑，不要回來，快跑哇！快跑！」士兵們圍上去，把邱玉鳳的雙臂扭到後面，用繩子捆起來。



邱玉鳳沒有反抗，只是不住地喊著，讓小花快走。



戰馬戀戀不捨地圍著戰場轉了很久，這才無奈地轉頭跑走了。



「打算怎麼處置我？」



邱玉鳳被押到了王大同的面前，她毫無畏懼地問道。



「先押起來，等打掃完了戰場再說。」



士兵們開始打掃戰場，小小的盆地裡成了一個屠宰場，女騎兵連的一百多名女兵們多數被砍斷了脖子，或者被劈開了頭顱，只有十幾個人是中槍落馬的，其中有兩個受了傷，其餘都死了，還有兩個同樣因為戰馬失蹄而被擒。



而王大同這一邊，也死了有六十多人，多數人也都帶了傷。



王大同命在路邊挖了一溜溝，把戰死的部下肩挨肩地放進去，然後掩埋起來。



又命把女兵們的馬刀收集起來，作為回去報功的證據，邱玉鳳的刀當然是屬於王大同的。



士兵們把女屍集中在路了另一邊，開始作男兵對女敵屍最樂意的事--扒光屁股。



地上扔滿了女兵們的馬靴和軍褲，路邊上，女兵們則成一橫排仰躺著，挺著雪白的乳峰，分著玲瓏的玉腿，露出漆黑的陰毛和鮮嫩的性器。



粗糙的大手揉搓著她們的胸乳和臀肌，木棍插在她們的陰戶和肛門裡，伴著男人們粗野的謾罵。



兩個中了槍傷的女兵也被拖到路邊，活生生脫光了衣服，她們在恥辱與傷痛中呻吟，王大同命一個士兵每人補她們一刀。



馬刀穿進了她們的心窩，隨著鮮血標出，兩個姑娘各自哼了一聲，結束了生命。



「我怎麼個死法？」看到王大同過來，邱玉鳳再次問道。



「妳是個人才，跟我干吧，我讓妳當副團長。」



「呸！休想！要殺便殺。在我的字典裡，沒有叛變投敵這個詞。」



「既然如此，那我只好殺了妳。」



「殺就殺！既然當了兵，生死早就不在話下。說吧，怎麼個死法？」



「邱連長，王某想妳已經想了兩年多，妳的臉蛋兒每時每刻都在我的腦海裡，我曾經對自己發過誓，有朝一日抓到妳，一定要享用了妳美妙的身子，然後再把妳抓到城裡，當著成千上萬人的面遊街示眾，再把妳開膛剜心。」



邱玉鳳當然知道，一個女人落在敵人的手裡，是不可能有好結果的，但從沒想過那女人會是自己。



聽到王大同的話，她的心不由狂跳起來，臉刷地一下子脹得通紅。



「不過。」



王大同頓了一頓：「妳我打了兩年多的仗，也算是老對手了，在我所遇見的敵人中，沒有幾個能讓我從心裡佩服過，而妳就是一個。為了這個，我要給妳留下些體面，讓妳像個騎兵一樣去死。不過，妳是個女人，而我們都是男人，妳明白嗎？」



「你們男人。沒一個好東西！」



邱玉鳳道，她已經看見了自己的部下是如何被人扒光了衣服，也看見了她們羞處的木棍：「給我把繩子解開，讓我自己來。」



「解開。」



「團長？！」士兵們一聽到把邱玉鳳放開，都看著王大同。



「解開，邱連長是什麼人？她不會跑的。」



士兵解開了邱玉鳳的繩子。



她用手理了一下頭髮，脹紅著臉去解自己軍服的扣子。



「妳幹什麼？」王大同問道。



「你們不是要輪姦我嗎？來吧。」邱玉鳳道。



「妳誤會了。我的屬下都是男人，看到漂亮的女敵手的身子，那是對他們最好的獎賞。不過，我已經說過了，我會給妳留下些體面，讓妳清清白白地死去。至於死後麼？我要親自動手，不會讓別人碰到妳的身子。」王大同道。



「那就多謝了。她們兩個呢？能不能放過她們，女騎兵連沒了，她們還能作什麼呢？」邱玉鳳指著另兩個被活捉的姐妹。



「連長，不要求他們，我們跟妳一起死。」兩個女俘喊道，儘管她們知道，跟上玉鳳，自己也會像那些姐妹一樣赤條條地躺在男人面前，但卻仍然選擇了死亡。



「妳聽到了？」王大同道：「我佩服妳們，妳們都是女豪傑，所以，我可以讓她們和妳一樣的死。」



「謝了。」



「把我們解開，我們用不著捆著死。」兩個女俘齊聲道。



「好吧，解開。妳們兩個誰先死？」



「她！」兩個人同時指著對方。



王大同十分感動，此時此刻，她們選讓同伴先死，並不是因為怕死，而是因為越是死在後面的人，覺到精神上的折磨越多，所以，選擇後死，那才是真正的英雄行為。



王大同拿出一塊大洋道：「妳們兩個賭天命吧。」



王大同叫兩個女兵各自選了一面，然後將大洋拋到半空，讓它自己落在地上。



大洋在地上跳了幾跳停下來。



上天選中的是身材略矮些的女兵，她很平靜地對同伴說：「我佔先了。」



然後又對王大同說：「我在哪兒死？」



王大同指了指大路正中，然後道：「我很佩服妳們，所以也要給妳們特別的禮遇，雖然妳只是個小兵，但妳會死在一個少校的刀下。」



他轉頭看著一營長，只是用眼色示意他。



一營長是個三十幾歲的大漢，滿臉絡肋腮鬍子。



他走過去，抓著女兵的胳膊，把她帶到大路中央，讓她面朝她們自己大本營的方向站好，然後自己上了馬，向相反方向馳去。



跑出幾十步，一營長圈回馬來，抽出馬刀，打馬如飛而來。



王大同和部下都心情緊張地看著，他們很擔心那女兵會突然害怕，那樣一營長的刀就難以劈准，她就會死得很難看，但那女兵沒有恐懼，聽著越來越近的馬蹄聲，她不僅沒有逃，反而平靜地抬起頭來，伸長了脖子。



一營長是個好騎兵，刀下得很準，隨著戰馬飛一樣從那女兵的身邊馳過，馬刀一閃之間，已經從女兵的脖子後面掠過。



那顆長得很不錯的頭離開了身子，掉落在地上，鮮血飛濺，嬌弱的身軀晃了一下，便「撲通」一聲撲倒在地上，一動不動了。



一營長圈馬回來，看著地上的女屍，把拇指一豎，讚一聲：「好兵！真有種！」



「一營長，就由你一個人動手吧。」王大同道。



「是。」一營長回答了一聲。



跳下戰馬，來到女兵的屍體旁，蹲下身去先解了她的皮帶，然後用馬刀從她的衣襟下邊向上伸進去一挑，連裡面的小衫一齊挑開，現出雪白的肚皮和一對小小的乳房，再脫下馬靴和白布襪子，解開褲帶，扒下軍褲，然後把剝光了的她打橫抱起來，放在其他女屍的旁邊，再去樹上砍了兩根一尺來長，逕寸粗細的樹棍來，給她塞進陰戶和肛門中。



那女兵軟軟軟地躺著，分著兩條雪白的玉腿，任他羞辱著她最神秘的地方，毫不反抗。



接下來是那個高個子女兵，看著同伴那恥辱的姿勢，她感到很難為情，臉通紅著，卻沒有表現出絲毫恐懼。



行刑的是二營長，他的技術與一營長只在伯仲之間，而且那女兵的個子相對高些，所以砍起來更容易，前一個女兵頸上的傷口是斜斜的，而第二個女兵的脖子則基本上是齊著肩膀齊齊地被切斷。



女兵的屍倒在地上後，很快地抽搐了幾下，兩腿因此而微微彎曲著，像個青蛙一樣躺在那裡死去。



現在輪到邱玉鳳了。



她用手理了理頭髮，對王大同說道：「我是個軍人，不想從背後挨刀。」



王大同心中十分佩服，卻心存疑慮：「邱連長，我勸妳還是像妳的部下一樣吧，不然，只要妳一時的猶豫，我怕會毀了妳漂亮的臉蛋兒。」



的確，只要刀砍下的時候，邱玉鳳稍稍一閃，刀便會從她的頭上掠過，那個時候，她那美麗的臉龐便會被破壞。



「放心，我已經無數次面對敵人的馬刀，如果害怕，只怕早就死了，活不到今天。」



王大同知道，她說的也是實話，因為騎兵交鋒，勝負只在一瞬間，哪個只要眨眨眼，被砍掉腦袋的就會是他，所以必須要有過人的勇氣，才能真正活到現在，所以他沒有再說話，只是示意她到大路上去。



邱玉鳳抬起頭，挺起胸脯，慢慢走上大路，站在剛剛死去的姐妹受難的地方，她們的鮮血就潑灑在她的腳邊。



她甩了一下頭，把落到前面的長髮甩到後面，然後兩腳分開，面對著大本營的方向站好，仰起美麗的頭顱，面帶著微笑。



王大同上了馬，拔出自己的馬刀，來到她的面前，看著她臉上的笑，他的心裡感到踏實了些，然後讓馬邁著小碎步跑出去幾十步遠，再圈回來。



他在那裡立馬停了幾十秒鐘，調整自己的呼吸，此時的他比受難者更緊張。



王大同深吸了一口氣，這才把馬一夾，戰馬嘶叫一聲，猛地奮蹄而起，箭一樣向那個高挑的姑娘衝去。



近了，王大同感到手有些抖，但當他看到邱玉鳳仍然平靜的笑容，心中安定下來。



他的刀斬向邱玉鳳長長的玉頸，那姑娘沒有動，甚至沒有眨一眨眼睛，而是平靜地盯著砍過來的刀。



王大同的馬從她的身邊飛馳而過，王大同感到手腕上輕輕振了一下。



他相信自己的功夫，更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馬刀從邱玉鳳的咽喉處劈入。



胯下的黑風駒是好馬，只輕輕一帶，便迅速停下來，並原地轉了一百八十度，此時離開邱玉鳳只不過十來步遠。



王大同看到邱玉鳳的頭還飛在半空，並重重地落在路邊的草叢中，而那個修長的身體卻還直挺挺地站在原地。



血象噴泉一樣躥起三尺多高，帶著撲撲的聲音，然後又落下來，全都灑在她自己的肩頭。



足足數升的血卻只噴了數秒鐘，便一點兒不剩地流光了，她的軍服全都染上了血，並從下擺處滴滴嗒嗒地流到地上。



王大同跳下馬，慢慢走去，先把她的頭拎起來。



她的眼睛還睜著，看著王大同，微微眨了眨。



剛剛砍下的頭還能活一小段，王大同見得多了，他看著她說：「妳閉眼吧，我會叫妳們的人來替妳收屍。」



邱玉鳳的頭好像聽到了他說的話，輕輕地合上了，再也不動。



王大同把那顆美麗的人頭放在地上，再看她屍體時，驚異地發現，她依然直挺挺地站在原地，一動也不動。



王大同從演義中聽說過屍體不倒的故事，那是只有在真正的豪傑身上才會發生的。



他走到她的前面，雙腿跪地，拜了一拜，也煞作怪，邱玉鳳的屍身晃了一晃，便仰面倒了下去。



邱玉鳳的身體很美，皮膚細膩，毫無瑕疵，如果不是因失血而變得蒼白，她活著的時候應該擁有一身賽雪欺霜的玉體。



她的乳房很豐滿，也很挺實，像兩個飯碗大的半球倒扣在胸前，上面頂著兩顆小小的尖尖的奶頭。



她的雙腿修長而結實，沒有一絲贅肉，扁平的小腹下，生著一叢濃密的黑毛，遮掩著神秘的地方。



王大同打開她的兩腿，現出她的私處，小小的肛門像一朵野菊花的花蕾，厚實的陰唇緊緊夾著，像一顆熟透的水蜜桃，由於兩腿彎曲擠壓了膀胱，一股清亮的液體從她的兩片陰唇間流了出來，把由陰毛中流下來的鮮血沖淡了。



王大同從沒敢想過她的身體有這樣誘人，甚至有些後悔答應給她留下活著時的體面，但敬佩最終還是佔了上風，他嘴裡輕輕向她道著歉，然後把手中的木棍塞進了她的陰唇中間。



邱玉鳳躺在路邊的一塊大石頭上，比其他的女兵更突出。



她的頭放在自己的屍體旁邊，安詳地閉著眼睛，像上睡著了一樣。



王大同率領著他的騎兵團上了馬，把馬刀立在自己的鼻子前面，慢慢地從她們的身邊走過，向這些勇敢的女兵致敬。



傍晚，一隊騎兵來到戰場，他們是因為王大同派人送了信而趕來的邱玉鳳的戰友。



他們流著淚給姑娘們拔去下體的木棍，穿上衣褲，從背後抱著她們沒了頭的屍身騎在馬上，向大路的盡頭緩緩而去。



邱玉鳳橫臥在一匹受了傷的桃花馬的背上，戰馬哀怨地嘶叫著，在落日的餘暉裡慢慢地走向遠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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